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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为何期待南科大新校长“有些政治地位”
1月21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广东省委关于新一任校长的任命决定。经深圳市委研究、广东省委批准，北京大学副校长陈十一担任该校校长。面对南科大这片“教改试验田”，陈十一能否“复制”当年领导重建后的北大工学院的成功经历，值得期待。（《新京报》1月22日）
    南科大第二任校长陈十一的名字对很多人而言，相对陌生，因为有朱清时校长珠玉在前。其实，2010年，时任北大工学院院长的陈十一就参加了南科大召开的一次学术顾问咨询会议；任职北大副校长时，他还兼任该校深圳研究生院院长。陈十一是“海归”、中科院院士，曾入选首批“千人计划”，除了参与创建北大工学院，他还曾与北大同事就该校本科招生问题向时任校长周其凤联名“上书”，建议学校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方式。

    基于此，对陈十一的履新，民众也应抱以期待。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是学者，也是教育家，那么陈十一会不会成为一个称职的教育家呢？

    有个细节令人五味杂陈。不少学生都是抱着对南科大教育改革理念的认同进入该校深造的，但有学生对记者表示，希望新校长能保持该校现有的教学模式和改革方向，“一定程度上，也要有些政治地位”。如果说期望中的前半部分是南科大学子最朴素也最真诚的热望，也是新校长不容推卸的责任，那么为何还希望他“也要有些政治地位”呢？基于现实体验，上述期望的后半部分不外乎几种可能：新校长“有些政治地位”，学生们与有荣焉；新校长政治地位高一些，更有话语权，更便于为南科大谋利益。特别是在官本位思想仍颇有市场的现实中，校长政治地位高一些，名气响一些，社会影响大一些，确实好办事，无论于私于公。

    朱清时曾感叹“去行政化”太难，他和同事们在招聘学校管理人员时，有一个在另一所高校工作过的小伙子来应聘，人很精明，南科大方面也很想招他。不过，他一上来就说，“我已经是科级了，所以我到你们这里来，就算没有行政级别，但是我至少也得是副职部门负责人”。朱清时就跟他说，“现在没有这些位置了，你这么聪明，南科大需要你，会把你放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将来会有晋升的机会”。当时，对方没有马上决定，朱清时本以为他会来，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南科大。高校去行政化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犹记得几年前，北京一所名校的时任校长高调反对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他认为，“中国目前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该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一般找北京市教委有关部门，主体办事人员是处长，重大事情可能一年麻烦一次北京市里的主要领导，没有行政级别就很难有机会见到领导。连堂堂名校校长都有此苦衷，那些年轻而又直率的南科大学子希望新校长“要有些政治地位”，不是再正常不过吗？

    朱清时本人也受困于行政化，他刚出任南科大校长时，因无行政级别，有时会遇到尴尬。比如有时出去见相关领导，对方单位不知道他是什么级别，会犹豫到底是安排局长还是级别更低的领导来见，很怕弄得不对等。为了去除高校过度行政化，朱清时可谓殚精竭虑。可如今，南科大有些学子却希望新校长“有些政治地位”，这是否让人觉得悲哀？

    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领导，用朱清时的话说，就是高校变“官大说了算”为“谁对听谁的”，比如学术委员会由最懂学术的教授组成，那它形成的决议就应该照办。去行政化的大方向是对的，尽管路阻且长，我们期待南科大新校长陈十一有所作为，更期待去行政化取得更显著的成效，而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年１月2３日）
送：校领导，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宣传委员，各二级学院院长，机关各部（处）主要负责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共印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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